边塞诗魂
福建师大附中  林翛湉

（发表于《福州日报》2005.5.11的《作文园地》栏目）
边塞的诗魂是红的，是用鲜血染红的。鲜红的不只是武安君手中四十万赵国的亡灵，鲜红的不只是狼居胥山下十七万匈奴的首级；鲜红的不只是玉门关外绵延百里的万夫冢，鲜红的不只是渤海之尾形单影只的望夫石；鲜红的还有那边塞的诗魂。
历史上似乎只有盛唐出现过豪迈的边塞诗，王翰的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”这只是达官贵人放纵的借口，这只是关内酒楼上的题词，这又哪是边塞的诗魂？李白的“五月天山雪，无花只有寒”却是在京城长安所作，就连“愿将腰下剑，直为斩楼兰”恐怕也只是为了博取唐玄宗的一句嘉许，亦或博得贵妃一笑。这又哪是边塞的诗魂？“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”“报君黄金台上意，提携玉龙为君死”这也只是王昌龄和李贺的一厢情愿罢了。更有甚者张敬忠等人写出了什么“五原春色旧来迟，二月垂杨未挂丝。即今河畔冰开日，正是长安花落时”，恐怕这些人连边塞都没去过吧？这是靡靡之辞，哪里是血染的边塞诗魂！
    无奈盛唐后诗人们的感情从豪迈转向了哀怨，却仍然不知何为边塞诗魂。“碛里征人三十万，一时回首月中看”，李益太“浪漫”了吧？“塞上长城空自许，镜中衰鬓已先斑”，一生未能投军的陆游永远不会理解什么叫边塞，更别提什么是边塞的诗魂，所以他只能“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”。范仲淹在《渔家傲》中道“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未勒归无计”“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”，对于身为朝廷重臣，一生不曾见过杀戮和血腥的他，边塞简直无异于“在那遥远的地方，有……”有什么他恐怕就不知道了。边塞的诗魂是血染的诗魂，没见过尸积如山、流血漂橹的人永远不能体会，也不可能体会。
    自秦以来，戍边的都是“罪人”和“罪臣”。何谓“罪人”？穷啊！穷是最大的罪过，穷到年复一年地当富豪的佣耕，仍还不起与日俱增的债务。还啊，还啊，还到倾家荡产，还到卖儿卖女，还到了饥寒交迫的身体再也榨不出油，于是就到了充军戍边的时候。何谓“罪臣”？忠啊！忠是最不可饶恕的罪过，忠到胆敢犯颜强谏，忠到竟然多嘴规劝起什么、什么的，于是青史里若不当即添上一位忠臣的名字，边塞上就又多出一位“罪臣”了。
    茫茫沙丘、无边荒漠虽没有像样的防御工事，却有的是戍边将士们用血肉筑成的“长城”。戍边的将士们真的傻吗？傻到竟不知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仅是关内“爷们儿”的歌舞升平、偎红倚翠？不！他们知道，这一切他们都知道。知道了为什么不逃走？穷啊！是穷得逃到天涯海角也还是当牛做马？不！是穷得只剩下用自己的躯体为家乡的亲人再抵挡一下了！知道了为什么不叛国投敌？忠啊！是忠到致死仍幻想着醉生梦死的“爷们儿”总有醒悟的一天？不！是忠到骨髓里沉淀的仍还是剥离不掉的社稷之情啊！于是他们只能用自己的血去染红边塞的土地，用自己的生命去凝就血红的边塞诗魂。
 鬼火荧荧魂宿草，悲风飒飒骨侵霜。边塞渺远的胡笳声就夹在悲风中吹来，不知吹断了多少戍边将士的肝肠。什么是“肠一日而九回”，什么叫“肝肠寸断”，没有听过胡笳的人永远不会了解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一直不明白，边塞的沙冢为什么是弯的，而且都是弯的，直到在哀怨的胡笳声中依稀忆起陈陶的《陇西行》，我似乎才猜到了点什么。“誓扫匈奴不顾身，五千貂锦丧胡尘。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深闺梦里人”，妻子有意，丈夫有岂能无情！告别妻子从军去之时不忍再回首，但到了与世诀别的一刻，将士们仍牵肠挂肚的只有家乡等待着他们归来的亲人。子路在这一刻选择了正衣冠，戍边的将士们则选择了对家乡的回首遥望，于是有了弯曲一致、绵延百里的万夫冢。
 呵！边塞的诗魂在那干枯的白骨里，边塞的诗魂在那野地的荒冢中；边塞的诗魂在那残破的军营里，边塞的诗魂在那血泊的残痕中；边塞的诗魂在那朽烂的鼓角里，边塞的诗魂在那断折的戈矛中；边塞的诗魂在那肆虐的黄沙里，边塞的诗魂在那凌厉的寒风中。在这血腥的边塞，这绝无一丝一毫诗意的边塞，将士们流尽的血和亲人们流不尽的泪，在哀怨的胡笳声中慢慢地凝结成边塞的诗魂，残阳中血红血红的诗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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